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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燮，1916 年 2月 2日出生于沈阳。

1942 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9—1952

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师、副教授。我国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古建筑保护专家。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原理事长。2017 年 1 月

2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2017 年春节前夕，当我像往年一样，

做好了看望郑孝燮先生的打算，他却提前

离开了我们。20 多年来，难以计数多少次

向先生请教，而每次感觉都是那么轻松愉

快，没有交流障碍。我想这种感觉，一方

面来自于先生的谦和儒雅、奖掖后学的品

格，另一方面来自我们共同的专业背景：

同样毕业于建筑学科，同样长期从事城市

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同样热爱文物和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因此，在向先生请

教的过程中，我总是获益匪浅。

郑孝燮先生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

域的前辈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作

出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先生也是名

副其实的文物保护专家。他的丰富经验和

学术思想，长期以来对我都产生了深刻影

响。实际上，在我的眼中，先生更是促进

建筑、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三门学科融合、

创新、发展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古都卫士

郑孝燮先生长期生活在北京，对这座

文化古都充满感情，对于北京文物古迹的

抢救性保护更是竭尽全力。人们记忆犹新，

在他的呼吁下，北京德胜门箭楼得以免遭

拆除，卢沟桥得以停止机动车行驶。实际上，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直至 21 世纪初，

北京地区开展的每一项文物保护的重要行

动，都可以看到他和多位专家学者奔走的

身影，凝结着他们的心血，记录着他们的

艰辛。比如，看到天坛内坛中轴线的旁边，

由于长期倾倒弃土，形成又高又大的土山，

严重破坏天坛的原有面貌和意境，他大声

疾呼搬掉土山，使天坛恢复了庄严景观和

优良环境。再比如，看到 400 多条污水管

向故宫筒子河排放废水，造成环境污染，

他又为此疾呼开展清淤，使故宫角楼的倒

影再次映照在筒子河水面。

2002 年 9 月，郑孝燮先生和侯仁之、

怀念文物保护专家郑孝燮先生
○单霁翔（2003 级博，建筑）

郑孝燮　素描　罗雪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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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作者看望郑孝燮先生时留影

吴良镛、宿白等 25 位专家、学者致信国家

领导，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告急》，建议“立即停止二环路

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

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

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针对北

京城市建筑，先生认为创新与传统不可分

割，“中而新”应是首都建设风貌的总基调。

指出“所谓‘中而新’，包括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城市建设现代化对传统要有所继承和

发扬，同时把外来营养化为自己的血液；

二是创新应导致北京建设风貌的多样化，

形成比较丰富的、完美的、有机的整体特

色”。2002 年 10 月，郑孝燮先生又积极

呼吁整体保护北京皇城，提出皇城保护的

“三低原则”，即“低人口密度、低建筑

高度、低交通流量”。

“文保”委员

郑孝燮先生自 1978 年开始担任全国政

协委员，连任三届。在此期间，他把大量

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以及此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

例如 1981 年 6 月，针对当时外贸部门

经常深入各地收购文物，客观上助长了

文物偷盗、古墓盗掘及投机倒把，直至

最后大批文物外流，先生提出“今后应

发展文物复制品出口，并禁止文物原件

出口。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领导、专家、

教授研究，提出意见，慎重决策”。这

一建议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流散文物

保护政策的基础。

1985 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侯仁

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交

政协提案，呼吁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

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

的地位”。这一提案引起高度关注，同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拉开了

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经过 30 多年努

力，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

的国家之一。也正是有先生等前辈政协委

员树立的榜样，此后历届全国政协都有不

少为保护文物而深入调查、奔走呼吁、联

名提案的委员，使文物保护成为政协委员

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9 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

探索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这一以

往没有开展过的保护规划目标，当时并未

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当我请教先生时，

得到了热情鼓励和指导，经过报批，北京

市政府确定了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

年，我回到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后，又

开始组织编制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再次获得了郑孝燮先生的积极支持。

2001 年 8 月，郑孝燮先生撰写了《赶快规

划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保护区》一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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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是个化整为零，分散成片，相对集

中保护古都历史风貌的重要规划方案”，

并强调“北京旧城的 25 片保护区的决策和

经验在当前也是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借

鉴的”。

早在 1993 年 1 月，郑孝燮先生就写信

给当时的建设部周干峙副部长和储传亨总

规划师，建议研究改进“旧城改建”的提

法。指出“旧城改建”的提法，虽然沿用

已久，但是毕竟不够完善，有很大的片面

性，特别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旧城

改建”的提法很危险，会误导公众，建议

改为“旧城改建与保护”。这一建议经过

建设部领导批示后，刊登于《城市规划通

讯》，引起全国城市规划系统的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

出城市文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指出“在我国，

除生态环境保护外，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

环境保护——即城市的文态环境保护”。

什么是城市的文态环境？简而言之，就是

以建筑整体布局形象为主导而形成的贯穿

着“美的秩序”的城市环境文明。

“三驾马车”

在文物系统，提起“三驾马车”，尽

人皆知。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破坏文物的情

况，郑孝燮先生会同单士元先生、罗哲文

先生，马不停蹄地奔赴当地，及时开展文

物保护状况调查，呼吁对处于险境的文物

古迹实施抢救，树立起挺身而出保护文化

遗产的不朽形象。“三驾马车”的足迹遍

及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

位，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文物大省

更是经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承德避暑山

庄和外八庙，到山西晋祠、大同华严寺；

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从

邙山古墓群，到秦始皇陵、汉魏洛阳故城

遗址；从定海古城，到丽江古城、平遥古城。

数万公里的忘我奔走，20 余年的大声疾呼，

使一处处文物古迹、一片片历史街区、一

座座文化名城得以依法保护，如今许多已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1998 年 5 月，单士元先生病逝，郑孝

燮先生曾深情回忆道：“史无前例摧文明，

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

老马三人行。三驾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

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

贤”。昔日的“三驾马车”不知疲倦地奔

驰在祖国大地，今天三位先生相继离开了

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激励一代代

文物保护者坚定前行。实际上，先生和侯

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专家学

者拥有的深厚友谊，也都堪称典范。人们

经常看到他们一起赴文物保护现场调研，

共同出席文物保护论证会议，联合签名上

书呼吁抢救性保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

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也赢得了全国文物保护人

士的普遍尊敬。

两大倡议

十几年来，我多次收到郑孝燮先生关

于加强文物保护建议的来信。例如 2003 年

他不顾年近 90 岁高龄，参加了甘肃、新疆

等地文物保护考察，自敦煌出发，西出玉

门关，穿越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考察了楼兰、龟兹、交河等处考古遗址保

护状况。回京以后，先生会同谢辰生、罗

哲文、徐苹芳等几位专家，给我写了一封



113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2辑

师友情

长信，反映沿途所见文物保护存在问题，

特别是对古楼兰国遗址保护状况“极为忧

虑”，希望国家文物局给予关注，加大支

持和投入力度。对此，国家文物局通过深

入调研，将情况及时上报国务院，引起高

度重视，批准设立新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

金，随后启动了全国大遗址保护行动计划。

近年来，实施大遗址保护，建设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得以推广至全国各地，得益于

先生和专家们的呼吁。

2005 年 7 月，郑孝燮先生与吴良镛、

谢辰生、傅熹年等 11 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

国家主要领导，倡议我国设立“文化遗产

日”，希望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广

大民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

涵，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

仅仅几天之后，来信得到回复。当年 12 月，

国务院决定从 2006 年起，每年 6 月的第二

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为了表

彰专家学者对设立我国“文化遗产日”所

作出的重要贡献，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前夕，国家文物局决定授予郑孝燮先生等

11 名专家学者“文物保护特别奖”。当我

把“文物保护特别奖”证书送到郑孝燮先

生家中时，先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如今

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已经成为亿万民众

共同的文化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愈

来愈深入人心。

郑孝燮先生无比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

为我国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

倾注了毕生心血。退休以后，先生本来可

以选择优裕、安定的生活，但是他却凭着

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选择了文物保护

这一在当下极其艰苦的工作，并作为长期

奋斗的事业。先生一直强调，文物保护不

仅仅是文物部门的事，还应该是综合的、

全面的事业，通过多学科广泛参与，才能

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文物保护是全民的

事业，人们不论年老与年少，不论在职与

离退，也不论业内与业外，都可以加入到

保护的行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09 年 6 月，在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到来时， 为了表彰他对文物事业作出的突

出贡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先生“中

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故宫情怀

故宫是郑孝燮先生毕生关注、研究的

对象。在他的专著和讲话中，故宫是永远

的话题，特别是对于故宫整体保护有着独

到见解。1995 年 9 月，他在《紫禁城的布

局规划》一文中提出“保护紫禁城决不能

独善其身，决不能失去外围——即皇城及

内城——的整体保护关系。就是说，要由

内而外和谐地过渡，取得渐变的协调风貌

关系”。10 年以后，2005 年 5 月先生又撰

写了《古都北京皇城的历史功能和传统风

貌与紫禁城的“整体性”分不开——迎接

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一文，进一步强调

“对故宫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除对它本

身的‘真实性’外，必须连同它的外围‘整

体性’在内。”“所以，紫禁城的保护不

可以独善其身，而要结合皇城的保护，达

到整体性的统一和谐”。

2002 年，国务院决定启动“故宫古建

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为了保证工程顺

利实施，文化部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

郑孝燮先生成为成员并积极参加咨询会议，

提出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2012 年初，

我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岗位调任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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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对此，先生再次给予了积极鼓励。

他不但向我讲述这一岗位的重要性，而且

谈到了其独特性和艰巨性，鼓励我努力做

一名称职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他饱含深情

地讲到，“紫禁城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我

们应该世世代代把它保护好，并完好地传

给子孙后代。”每当想起先生的这番话，

都令我心潮澎湃。先生对故宫、对中华文

化的真情挚爱，激励我们努力推动故宫博

物院事业发展。

培养之恩

十几年来，每年春节期间，我都要到

郑孝燮先生家中看望。由于正月初三是清

华大学“老同学”们看望先生的固定日期，

所以正月初四的上午就成为我拜访先生的

时间——他总是把这一时间留给我。近些

年来，由于老伴“看得紧”，先生参加各

项活动的场合越来越少，春节也就成为我

每年向先生当面请教的难得机会。

老伴去世以后，先生的身体一年不如

一年。但是 2013 年春节，我去看望先生时，

他居然在认真地做起手工模型，房间里还

摆放着十几件已经完成的模型，全部是各

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题材。先生高兴地向我

介绍这些成果，并执意要将一件世界文化

遗产“圣彼得教堂”送给我留作纪念。几

年来，先生制作的这件模型一直摆放在我

的办公室计算机旁。每天开始工作时，我

都会看到这件模型，仿佛看到先生勤奋工

作的身影，感受一位学者顽强的生命力，

激励我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一天工作。

今年春节前夕，我再次来到郑孝燮先

生家中，面对的却是先生的遗像，心绪难平，

感想颇多。2005 年 3 月，先生获知我获得

美国规划协会“2005 年规划事业杰出人物

奖”的消息后，曾作诗一首加以鼓励：“有

识之官有识士，图今用古献人民。城规‘杰

出’知音远，文物千秋民族魂。”2007 年

12 月，先生不顾 91 岁高龄，参加了我的

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两天之后，先生

又寄来了一首诗予以祝贺：“水木清华点

状元，德才兼备栋梁官。业余五载愚公志，

流水高山青出蓝。”2010 年 3 月，电话询

问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情况，听我汇报

所提交的 22 份政协提案全部是关于文物保

护的内容后，94 岁高龄的先生再次赋诗一

首：“谊深网上祝高寿，匹夫回首多平凡。

此生同爱新天地，民族基因优胜传。”如今，

重温这些充满真情实感的诗句，深切缅怀

先生的培养之恩。

历史丰碑

郑孝燮先生是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德

高望重的学者，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先驱和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以学贯中西

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情怀，在建

筑教育、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诸多方面

均有开创性的建树，成为一座丰碑，永远

令后人崇敬与追思。今天，无论国家还是

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提出了更高的

标准和更加严格的要求，文化遗产的内涵

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文物保护工

作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

对我们这些后辈而言，郑孝燮先生留

下的不仅仅是他的研究成果、他的学术文

章，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一种勇于开拓、恪尽职守的品格，一种百

折不饶、不懈奋斗的情操，一种笃实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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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科学的风范，一种呕心沥血、无私奉

献的境界。我认为，这是先生留下的丰厚

遗产，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努力加以研究、

实践和传承。

日前，经过数年努力，《故宫保护总

体规划》已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

我想，这也是对长期以来为故宫保护倾注

大量心力，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的郑孝燮

先生最好的纪念。我们以此表达“故宫人”

深深的敬意和思念。

（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 2

月 18日）

我的好友李曦沐走了，对我来说有如

惊天霹雳，真的，不是夸张，我真像头顶

响一声炸雷。 他的女儿皎皎从北京打电话

给我的女儿万梅，转告这个噩耗：“爸爸

走了！”我听闻后不觉惊问：“什么？李

晓（我们一直沿用他在西南联大的名字称

呼他）走了，这怎么可能呢？”就在得知

这个消息的前两天， 我和他还在电话中交

谈了很久，有说有笑。更几天前，我女儿

将他从微信中传来的照片拿给我看，他精

神饱满，毫无病容（这照片现在还保留在

我的平板电脑上），怎么忽然就宣告说他

走了？这真是应了古话“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呀。 

 上世纪 40 年代，我在昆明西南联大

结识的最熟悉的二三十个好友也是战友，

除有几个在解放前夕牺牲外，近十年来，

陆续在离我而去，我这个当时比他们都长

近十岁的老家伙却依然健在，一次又一次

地接到恶讯或讣文，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

而悲怆不已。2015 年我满 100 岁的生日时，

我写了一首《怀远》的诗：“年逾百岁意

迷茫，绕膝子孙奉寿觞。蜡烛滴红怀故友，

金杯未尽泪满腔。同舟每忆波澜起，夙夕

常思风雨狂。每读讣文肝欲裂，几人再聚

话炎凉。”蜡烛滴红，如烈士鲜血；金杯

溢酒，如悼亡之泪，真是感慨万千。 

去年底，我把这首诗所在的诗词集也

寄给了李曦沐，他收到后打来电话，一来

向我祝贺新年，二来感谢我寄给他的这本

新出版 的《诗词集》。他说他读了我那首《怀

远》 诗，回忆起当年我们那些战斗岁月，

为战友们大半凋零不胜唏嘘。他很关心我

的健康， 我告诉他我还行，还正在爬格子

为李曦沐送行

○马识途（1945 中文）

2014 年 5 月，李曦沐（左）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出席马识途书法展时留影。右为联大校友
张彦


